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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正十三年，清世宗在圆明园的病榻上，亲手将两位重臣写入顾命名单：一个是满洲军功出身的鄂尔泰，一个是汉人文臣领袖张廷玉。二人同列保和殿大学士，同入军机处参决核心机务，雍正甚至特意留下遗诏，许诺他们百年之后都可以配享太庙，这份恩宠在整个清代...
　　雍正十三年，清世宗在圆明园的病榻上，亲手将两位重臣写入顾命名单：一个是满洲军功出身的鄂尔泰，一个是汉人文臣领袖张廷玉。二人同列保和殿大学士，同入军机处参决核心机务，雍正甚至特意留下遗诏，许诺他们百年之后都可以配享太庙，这份恩宠在整个清代前期的大臣里几乎无人能及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雍正去世之后，同样作为新君乾隆的托孤重臣，鄂尔泰最终得以在相位上安然病逝，身后最初的哀荣极尽风光；而张廷玉却在晚年被乾隆反复折辱，不仅被削去伯爵，甚至一度差点剥夺了雍正遗诏赐予的配享太庙资格，最后灰头土脸回到桐城老家，晚景极其落寞。两人晚年境遇的巨大反差，从来不是简单的皇帝个人好恶，而是清代满汉权力格局、朋党风险权重，以及两位老臣完全不同的生存路径，共同叠加出来的必然结果。
　　一、出身底色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在乾隆心中的风险等级
　　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人，以侍卫出身逐步走到封疆大吏的位置，在西南主持改土归流多年，手握地方军政实权，在满洲八旗官僚体系和西南边地将领中拥有极高的威望。他的权力根基，始终扎根在满洲贵族集团的体系内部，哪怕他在朝堂上形成自己的势力，本质上依然是大清统治集团内部的“自己人”。对乾隆而言，鄂尔泰的势力再大，也不会动摇满洲贵族对天下的核心统治权，他的所有权力诉求，都不会突破清朝皇权的基本底线。
　　而张廷玉的出身和权力逻辑完全不同。他出身安徽桐城张氏，父亲张英是康熙朝的文华殿大学士，家族在江南汉人士大夫群体中拥有数不清的门生故吏，他自己在中枢任职数十年，长期掌管吏部和军机处的人事调度，几乎整个朝廷里的汉人文官，大半都和他有师生、同年、同门的关联。他积累的是制度性的、覆盖整个汉族官僚体系的庞大关系网络，这种势力在乾隆眼里，是完全不同等级的潜在威胁——一旦汉人文官集团的势力完全整合起来，甚至可能反过来制衡皇权，冲击满洲贵族的统治根基。
　　从乾隆继位的第一天起，他心里对两位顾命大臣的定位就完全不同：鄂尔泰是需要敲打、但绝对不会彻底清除的“满洲重臣代表”，而张廷玉是必须逐步削弱、不断压缩权力空间的“汉臣势力代表”。这种基于族群出身的天然信任差，从一开始就为两人晚年的不同命运埋下了伏笔。
　　二、鄂党与张党的不同运作模式，决定了乾隆的容忍底线差异
　　鄂尔泰的“鄂党”，核心成员大多是满洲贵族子弟、地方督抚和军中将领，他们的活动范围更多集中在军政实务层面，很少去干预朝堂上的舆论导向和文官系统的人事话语权。哪怕后来爆发仲永檀案，鄂尔泰的儿子鄂容安泄露军机密事，牵扯出部分鄂党成员贪腐的问题，乾隆的处置也始终留有余地，仅仅处置了几个核心的中层官员，没有对鄂尔泰本人进行彻底的清算。
　　本质上，乾隆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想过要把鄂尔泰彻底打倒。他需要鄂尔泰作为满洲老臣的标杆，来维系整个八旗贵族集团的向心力。哪怕鄂党偶尔出现越界行为，乾隆的敲打也点到为止，既让鄂尔泰明白皇权的不可侵犯，又不会真的动摇他的地位。鄂尔泰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份底线，他始终没有试图去挑战皇权的核心权威，哪怕乾隆多次公开批评他处事疏漏，他也始终保持恭顺的姿态，没有做出任何激烈的对抗。
　　而张廷玉的“张党”，根基几乎全部盘根在江南士大夫和文官清流群体之中。这些人掌控着民间的舆论话语权，掌控着科举体系的人才选拔通道，甚至可以通过修史、著述来影响后世对朝政的评价。这种势力对乾隆的刺激，远远超过了鄂党。乾隆最忌惮的，就是汉人文官集团形成自己的“清议”力量，反过来评判皇帝的施政得失。所以乾隆对张廷玉势力的打压，从一开始就带着明确的“拆解”目标，他不断提拔年轻的满族亲信讷亲等人进入军机处，一步步稀释张廷玉在中枢的话语权，不断用各种小事敲打他，逼迫他逐步退出权力核心。
　　三、两人不同的权力选择，把晚年境遇的差距彻底拉开
　　鄂尔泰在乾隆十年病逝，死在了自己的权力巅峰之上。他去世的时候，乾隆刚刚坐稳皇位不久，还没有来得及对朝中的老臣势力展开彻底的清算。乾隆按照雍正的遗愿，给了他极高的身后哀荣，亲自前往吊唁，赐谥号“文端”，让他顺利入祀贤良祠，配享太庙。哪怕后来很多年之后，乾隆通过胡中藻案彻底清算鄂党残余势力，把鄂尔泰的牌位从贤良祠里撤出，那也是鄂尔泰去世十几年之后的事情，他本人活着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受过乾隆的极端折辱，始终以雍正朝第一满洲重臣的身份，体面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　　张廷玉却做出了一个最错误的选择：他在已经七十多岁高龄、完全可以体面辞官归乡的节点上，反复向乾隆确认“配享太庙”的资格，甚至要求皇帝给自己写下一份保证书。这个行为彻底触碰了乾隆的逆鳞。在乾隆看来，张廷玉这是在用雍正的遗命来要挟现任皇帝，把原本属于皇帝恩赐的最高荣誉，当成了自己理所应当拿到的“固定权益”。再加上他之后没有亲自上朝谢恩，反而让儿子代替自己入宫，更是让乾隆勃然大怒，直接下旨削去他的伯爵爵位，后来又借着他的亲家朱荃的文字狱案，派人去桐城抄他的家，几乎把他一辈子的积蓄全部追缴一空。
　　张廷玉一辈子谨慎小心，在雍正朝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越界的话，做过一件越界的事，可到了晚年，他太执着于“配享太庙”这份身后名，反而一步步把自己推到了乾隆的对立面。他越是害怕自己得不到这份荣誉，就越是反复向乾隆索要确认，最终反而让乾隆越来越反感，给他的晚年带来了数不清的折辱。
　　四、两种结局背后，是清代皇权统治的核心平衡逻辑
　　鄂尔泰和张廷玉的晚年境遇差异，本质上是清代帝王“首崇满洲，制衡汉臣”基本国策的最直观体现。乾隆作为一个已经完全掌控了朝局的成年君主，他从一开始就不会真正伤害满洲出身的核心重臣，哪怕他要打压鄂党的势力，也会把最基本的体面留给鄂尔泰本人，以此来安抚整个满洲贵族群体。但对汉人文臣领袖张廷玉，他的底线就要严苛得多，他必须通过反复折辱张廷玉的方式，向整个江南士大夫集团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：哪怕你是三朝老臣，哪怕你有先帝的遗命，所有的权力和荣誉，最终的决定权依然牢牢掌握在当今皇帝的手里。
　　张廷玉最后在落寞中死在桐城老家，乾隆为了显示自己的“宽仁”，最终还是没有废除雍正的遗命，让他死后依然配享太庙。可这份迟到的荣誉，对已经受尽折辱的张廷玉而言，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意义。回望两人截然不同的晚年，我们能清晰看到清代中期皇权统治最核心的运行逻辑：同样是先帝留下的顾命重臣，同样是权倾朝野的宰相，满洲重臣的容错空间，永远比汉人文臣要大得多。这份刻在权力基因里的差别待遇，从他们踏入仕途的第一天起，就已经注定了两人最终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人生结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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